
 

在“时间寺”后掷出“脏物”：汪建伟新展想要冒犯一下“条理”和“组织” 

撰文 | 周雪松 

北京。

 

在长征空间依然专业而洁净的画廊空间里，9 月 19 日展出的是艺术家汪建伟以“脏

物”为主题的最新个展，这是其今年 2月结束了在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的个展之后的第一个

个展。“脏物”现场，展出了若干延续了古根海姆展览“时间寺”的绘画和装置新作。说是

延续，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画面上带有错乱穿梭的突出黄线的绘画，以及以密度板塑造成的

不规则几何形装置。但在延续之前作品的同时，新的作品也带出了与此前作品的对立，比如

这些装置中若干个，已经不再光滑完整，而是被切割成若干小块，由钢板连接，有的钢板甚

至呈现出尖利的锐角，打破了木料原本的圆融与和谐；绘画中穿梭在画面空间中的黄线，起

始的节点也不再与画面中的物品严丝合缝地连接，而是留有一些微妙的空间。 

▲ 

除了前述这些作品之外，还有几件比较特殊的作品，直到展览开幕之前的第三天才刚刚完成

并被运进展厅。这几件作品原本源于汪建伟创作中使用的工具（如电表箱、F夹、台虎钳等），

被加工进作品中之后进入了展览现场。“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展示过程，也不是所谓展示艺

术家的‘后台’，我试图探讨的是艺术作品的过程本身能不能成为作品？”汪建伟说。 

长征空间汪建伟“赃物”展览现场，呈现了汪建伟最新的装置和绘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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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便引出了展览主题“脏物”的概念。“我们的知识社会和伦理要求，就是不断在塑造一

个精神洁癖，用我们对已知的崇尚、对现有的只需遵守的规则来形成一个逻辑完整的完美世

界。而‘脏’是针对这个已知秩序的。我想要不要冒犯一下这个条理清楚、组织完美的世界？

‘脏物’是对这种世界的一个解放。简单地说，‘脏物’就是对现有秩序、规则的‘溢出’、

同时尚未命名的部分。”汪建伟说。因此，整个展览现场，艺术家打破了当代艺术展览惯用

的极简的布展方式，也不对作品排布进行有根有据的理性策划，而是好似还停留在工作室时

候自然排布的样式一般。汪建伟将这种状态称为“排演”的状态。 

 

▲ 

说起“排演”，又要提到汪建伟在此次展览开幕现场发起的“结晶体”小组讨论——《有人

在后院排演》。自从上次在古根海姆美术馆展览开幕现场进行的《螺旋坡道图书馆》现场行

为

由艺术家汪建伟发起的“结晶体”小组剧场实践，中间三位正在发言的是批评家鲁明君、

牧师李文波、艺术家汪建伟（从左至右） 

/表演 /讨论之后，这一次，汪建伟再次将这一方式引入展览“脏物”的开幕现场。由汪

建伟发起的“结晶体”十人组合，在长征空间的后院进行《有人在后院排演》的剧场实践。

这十个人都来自不同的领域和学科，就各自感兴趣的话题以讨论、朗诵、谈话、表演等方式

展开工作。乍一看，这仿佛是一个实验戏剧的演出现场，每组最多三人进行表演，演出间歇

有其他小组成员对其表演/发言进行追问。但事实上他们的剧场实践在此之前并没有经过排

演，因此更像是汪建伟所说的呈现于展览现场的“排演”状态。这与展厅中刚刚运进来的“

展现成为作品的过程”

然而除此以外，环绕在展厅四维的“结晶体”小组的话语本身，并不能直接帮助观众对现场

的作品进行解读，这也是汪建伟刻意要避免的状况。“艺术家思考，作品就是赃物。展览在

今天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僵局或陷阱，所有物品都处于被等待的角色，由观众指认它们是否是

艺术品。然而你凭借什么对其进行指认？任何你无法绕开的认知，都悄悄地控制、影响着你

的指认。而‘脏物/赃物’让这个现场保持足够的诚实。”在汪建伟看来，这个“赃物”和

的作品似乎有某种连接。 

http://www.tanchinese.com/wp-content/uploads/2015/09/X0V2014.jpg�


“脏物”是相通的，共同指涉“对现有秩序、规则的‘溢出’”。然而在艺术家精彩的论述

背后，这些被看作由其思考所溢出的作为“赃物”的作品，依旧莫可名状。 

 

专访汪建伟 

▲ 汪建伟。1958年生于四川，从上世纪 70年代起他开始艺术的实践，毕业于浙江美术学

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卡塞尔文献展、威尼斯双年展、光州双年展和圣保罗双年展都曾展

出过他的作品。重要群展如：“移动中的城市”，美国纽约现代博物馆举办的“现代中国”

等和“中国发电所（第三部）”。汪建伟也在国内外许多重要的艺术机构举办过个展，其中

包括美国的沃克艺术中心、北京今日美术馆、上海证大当代美术馆以及悉尼亚澳艺术中心等。

目前工作生活于北京。 

Q：这次您发起的“结晶体”小组剧场实践，如果只看一些片段，实在无法为你们的实践下

一个定义。你们之前对这次的剧场实践有什么预设吗？ 

A：没有，每个人自由地讨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但我提出了三个我们不使用的方法，第一，

我们不谈理论看，如果要谈，必须要用我自己的语言和真实的体会来谈论，而不是去解释；

第二，不汇报工作，就是不谈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不汇报工作也不向潜在的观众负责；第三，

不教育别人。不谈工作便丧失了优越感，所以你没有权利教育别人。这三点平时恰好是产生

腐败的原因。所以我把一些有可能产生陈词滥调的东西扔掉，再来谈。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

一个不熟悉的谈话方式，也面对 10个不同的场景和形式。 

Q：为什么把这种方式叫做排演？ 

A：我们之前说起排演的时候，通常认为排演是为了展示。我以前也是这样。这是一种传统

的理解，所谓排演就是为了精益求精，艺术家要对作品负责。但现在我的理解不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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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排演很重要的是“再来一次”，这意味着过去没有意义，未来还没开始，没有目标，

没有路线图，就呈现你当下的一种状态。不是用过去的经验来为未来规划。但是如何脱离我

们现有的规范？能不能产生一个新媒介？戏剧、电影、装置都面临这个问题。我认为一个新

的东西只能产生在不清楚当中，一切都清楚了就不是新的。“结晶体”进行的就是这样一种

工作。 

Q：你觉得今天的“排演”和你预想的一样吗？原来你提出的三个不使用的方法，是否在今

天的排演中真正实现了呢？ 

A：从 4点钟开始到我离开，整个过程就像空中抛出的色子，我从来不知道会滑到哪个数字。

这些人从来没在一起谈过，他们都有自己的话语语境，那么他们在一起还能不能一起谈他们

各自领域的事情？而且又没有一个之前确定的主题。直到今天下午两点，我才告诉他们可以

带着稿子上台。因为如果他们站在台上是在背稿的话，就不如带着稿子念出来更自然，至少

内容都是他们自己写的已有的文字。而对话的过程一直是充满挑战的。至于那三个不可被使

用的方法，应该说今天实现得不能算非常彻底，但是我认为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我

觉得总得来说还可以。 

Q：为什么把你们的小组叫“结晶体”？ 

A：没有具体原因，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我觉得结晶体是一个没有权力的状态，没有导演，

也没有演出和公众的一个状态。它和传统意义上有舞台和坐在地下听的观众组成的表演的概

念不一样，没有这样的一个界限在。所以观众无论是一百个人还是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这

就是抵制预设观众的腐败，一切都不是为预先想象而设计的。 

A：其实这是在生成一个以谈话为媒介的展览，行为艺术是有指向性的结果，但我们的实践

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它在之前和之后都无法用一个已有的规则来评估它，和我的装置和绘画

是一样的。 

Q：这和通常意义上的偶发艺术、行为艺术或即兴表演有什么区别呢？ 

Q：你们突然间开始和最后沉默地依次离场的结束环节，是预先设计好的吗？ 

A：是说好的。因为我们的实践不是表演，不为观众负责，既然如此，我们就不需要用景观

化的开头和结尾。没有掌声的话，观众和我们都没有负担。我们的设计就是让观众没有机会

鼓掌，或者我们没有机会听到观众的掌声。 

Q：你一直在追寻的艺术中的“普遍性”问题。从“结晶体”的小组实践，到展览主题“赃

物”的概念，与“普遍性”的问题有关吗？ 

A：我觉得脏物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是一个去特殊性。首先我把赃物这个概念说清楚。“脏

物”对应的是“干净”，一种精神洁癖。我们的知识社会和伦理要求就是不断塑造一种精神

洁癖，对已知的、现有秩序的遵守，来形成一个逻辑完整的完美的世界。但是我想要不要冒

犯一下这个条理清楚组织完美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法西斯的确定的世界。所以脏物

就是一个解放。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Q：但是似乎“脏”的问题是有一定程度性的。如果说人类一直以来追求的是一个洁净的完

美的世界的话，那么人类其实从未真正完全达到这个世界。 

A：“脏物”和干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立。它只是一个态度，是对过往表示的不信任。这

是我对当代艺术理解的工作——它不能制造太有用的东西。我们对艺术的要求太实际，当代

艺术就一直存在于一个工具的阴影里。比如说，我们的传统文化要求艺术必须来自于生活，

艺术家的作品必须反映生活、社会、反映政治态度；就是现在，当你在国外做展览，你的作

品必须要反映那个地方的社会冲突；作品反应了艺术家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反应了他的哲学

思考；或者艺术是让人通过艺术品感受到美好世界……艺术一直是工具。那么我们为什么需

要艺术和文化，我认为就是艺术和文化可以监督我们，不要变得势力，不那么惟利是图。艺

术最有用的时候，就是变成当它变成无用的时候。 

Q：你对艺术的期望和要求似乎可以用在很多学科上。 

A：

  

其实是一样的，这就是知识的普遍性，我始终认为，从哲学、科学等很多不同学科，都

得到一个可以沟通的知识共同体。我觉得这就是当代艺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之

所以称当代艺术，不叫传统艺术，重要的就是它不是在特殊环境下，特殊的经验中才能得到

特殊知识。 

长征空间 | 2015年 9月 19 日至 11月 1日 

汪建伟：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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